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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张宗燧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专题

现代物理知识

怀念恩师张公数事
李申生

（首都师范大学物理系    100048）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各地纷

纷新建师范学院，主要师资队伍由各地中学的优秀教

师中抽调组成。一则人数有限，二则多为中年以上，

很难全局胜任当年师范院校与综合性大学的课程设置

和采用教材基本相同的重任，所以必须大力培养中青

年骨干师资队伍。为此，教育部屡次下文，委托北京

师大、华东师大和东北师大等老校举办普通物理研究

班和理论物理进修班。我有幸先后参加了北京师大

1953 ～ 1954 年和 1955 ～ 1957 年分别举办的普通物

理研究班和理论物理进修班，并且就是在后者开办后

不久首次与恩师张宗燧先生相遇和相识的。虽然距今

已近 60 年了，但是张先生平日言谈的音容笑貌、讲

课时的睿智和机敏、对于学术问题深入钻研的执著精

神以及待人接物的和蔼态度，特别是亲聆他的谆谆教

诲和耐心细致的指导，则是终身难以忘怀的。十年前

为纪念张先生诞辰 90 周年所举办的座谈会，幕幕场

景仍历历在目；欣闻将为纪念他的诞辰 100 周年而发

行专刊，我当然应该义不容辞地把我亲历亲闻有关张

先生的几件感受较深的事迹（其中既有“大事”，也

有“琐事”，但都足以表现张先生的学术功底和人格

魅力）写出来与大家共享。

1．根据当年教育部的文件规定，理论物理进修

班的招生对象主要是面向全国各地师范院校已有两年

以上教龄的中青年教师，通过考试合格入学。当时共

有 36 名学员，分别来自 30 所院校；有年满 40 岁的

副教授 1 名，近半数为讲师，多半数为助教。第一位

苏联专家科瓦廖夫教授抵京后，只讲了两周课，就因

体检发现患有肺结核病，坚决要求返回苏联治疗。这

时进修班的处境相当微妙，既有停办遣返的可能，但

又恐将来重新招生举办也会遭遇相当的困难。经过北

师大校、系领导和教育部有关部门与驻部苏联总顾问

紧急磋商后，决定暂不遣返，一方面由教育部出面，

请苏联方面尽快派遣另一位专家前来接替，另一方面

决定由北京师大物理系理论物理教研室主任、著名教

授张宗燧先生全面“顶摊”。张先生“临危受命”，

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为我们先讲张量和群论。开始

时学员都很不理解，因为这些课程都不是师范院校理

论物理课程的内容啊！但是随着课程的进行，学员们

越来越感悟到，这些数学工具对于进一步深入学习和

研究理论物理问题，就像基石一样，不仅重要而且还

十分必要。随后又专门讲了相对论，到了广义相对论

部分，这些数学基础更是缺一不可的了。大家不禁对

于张先生的远见卓识肃然起敬。等到第二位苏联专家

苏什金副教授来京，就只剩下三个学期的时间（原订

学制为两年，后来不得不延长为两年半），所以只讲

了电动力学、热力学和统计物理学及量子力学三门课

程，不少学员感到“吃不饱”，纷纷自行到北大物理

系旁听王竹溪、杨立铭和黄昆诸位先生的课。后来应

多数学员的请求，张先生又爽快地应允与苏联专家平

行地开设了分析力学专题、统计力学专题和量子电动

力学三门选修课，水平显然要高出不少。因此，苏什

金专家不仅对张先生十分景仰和敬重，甚至还对物理

系领导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你们既然有了张宗燧

教授这样的专家，为什么还要请我来呢？”由此可见

一斑。

说起张先生的讲课风格，还确实真有特点。他平

日穿着并不讲究，上课时总是只身前来，既不带教材，

也没有讲稿。站到讲台上，说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后，

从黑板下面的槽中随意地拿起一支（有时甚至只是一

段）粉笔，便可以在黑板上“信手”写出两三行长的

繁琐公式来，中间一点也不犹豫，更不停顿，就像是

“烂熟于心”似的。偶尔也会“卡壳”，于是他便沉

静地站在讲台的一角，凝神地注视着黑板，不过几秒

钟或至多十几秒钟，就能发现症结所在，或是修正一

下，或是补充一下，便畅通无阻了。开始时，坐在下

面的几十名学员和外来旁听的教师们都感到“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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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的学员问起缘故，张先生就微笑着用他那略带

江浙口音的话回答说：“一看就看出来了”。令我们

这些学员们对于他的学术功底之深厚、一丝不苟的执

着精神以及从容不迫、甚至还略带幽默的表情，都感

到敬佩得五体投地。

2．1955 年春，王竹溪先生的名著《热力学》教

程出版，这是在“一边倒”形势下由我国著名学者们

自主编著的第一套理论物理课程教材之一，并被全国

大多数高等院校（特别是综合性大学）物理专业所采

用。张先生当即动员并组织进修班中已经讲授过热力

学课程的学员们，在他的亲自指导下，从头至尾深入

细致地进行研读，经过大约两个月的反复讨论，最后

归纳总结出了多达二十余条应予改正、补充或值得商

榷之处，发表在当年秋季刊行的《物理通报》“书刊

评介”栏目上。王先生当时并未回应，但在 1957 年

发行《热力学》第二版的序言中，却坦言“在改版以

前承许多朋友提出了很多宝贵意见，特别是张宗燧教

授所提的许多意见对我的帮助最大”。由此既可见张

先生对于学术问题精益求精的高标准要求，同时也可

以看到，真正的大师们之间对于学术问题的研讨是坦

诚相待、肝胆相照的，这一点尤其令我们这些后辈肃

然起敬。

3．1952 年夏经过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全国范

围内综合性大学和地方师范院校无论在师资队伍实力

和入学学生水平上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是在“一

边倒”期间，全盘搬用苏联高等院校的教学计划、课

程设置和学时分配，而当年苏联综合性大学和师范院

校物理系的主干课程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是完全相同

的，连采用的教材也都一致。经过几年的教学实践表

明，这种安排是不切合实际的。于是教育部下文，

1956 年暑假期间在华东师大召开全国师范院校理论物

理教学大纲讨论会，我有幸参加了这次会议，但事先

却完全没想到，竟然是由已经受聘为中科院数学所研

究员的张先生来主持这次会议。

开会当天上午，张先生只说了几句简短的开场白，

就拿出原有的苏联版四年制物理专业理论物理教学大

纲和由北京师大物理系（很可能是在张先生的指导或

直接领导下）代为拟定的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理论物理

教学大纲（讨论稿）一并发给参会人员，请大家边看

边议，随时可以发表意见或提出问题。第一天就在边

看边议的进程中过去了，直到晚间，多数与会者仍在

相当激烈地讨论甚至辩论着。第二天一开始，与会者

就踊跃地发表了各自不同的意见。归结起来，多数意

见认为苏联版教学大纲的内容偏多偏难，实际执行起

来十分困难。但是也有少数意见认为，苏联版教学大

纲是继承了欧洲大陆学派的优良传统，着重于理论的

系统性和完善性，相当充分地体现了理论物理所应具

备的特点，比起院系调整前我国高等院校多半采用英

美两国的简明实用型教材要严格深入得多；为了尽快

提高我国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水平，应该努力克服困

难，“迎头赶上”才是。张先生始终倾听各方意见，

基本上一言未发。我则由于从未讲授过理论物理课程，

心中无底，既不便也不敢贸然参与辩论，只是感到干

着急而已。

第 3 天（会议原订只开 3 天）上午会议一开始，

张先生便以主持者的身份正式发表自己的意见了。他

说，按照苏联政府的规定，凡是部颁的教学计划、课

程设置、教学大纲甚至课时分配，都是“法规性”文

件，如不严格遵照执行，就有“犯法”或至少是“犯

规”的嫌疑。这两天听了大家的意见后，看来分歧还

相当大，即使对于北京师大代为草拟的讨论稿，大家

也都还存在着许多疑问。现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实际

问题而不是理论问题，即对完全按照苏联版教学大纲

实际执行起来到底有没有困难以及究竟有多大困难，

凭我们自己目前的师资力量和学生水平能否真正执行

得了？只有我们的师资力量和学生水平逐步提高了，

才有资格提“迎头赶上”，否则就只是空谈，只能碰壁。

这几句虽然简单但却击中要害的话，很快就把大

家心头的疑窦给解开了。于是讨论的中心立即就转向

了究竟怎样做才能既不“犯法”又不“犯规”的议题

上去了。又是张先生拿着北京师大代为草拟的讨论稿

指出：既然原订教学大纲所列的内容一项都不能删去，

我们就只能灵活变通地进行“微调”，将全部内容分

为三类。第一类是必须讲也能够讲得清楚的；第二类

是可以讲但不一定能够讲得清楚的，不妨在章节标题

前面加上一个“*”号作为选讲内容，可以根据各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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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双方的实际情况自行酌定；第三类是按照目前师

生双方的情况既讲不清楚也听不明白的，就在章节标

题前面加两个“*”号，标注为“不建议必讲”，实

际意思就是“建议不必讲”。这么几句简短开导性的话，

不仅把问题的症结彻底解决了，也使套在众多教师们

身上的枷锁完全松开了，真正起到了“四两拨千斤”

的重大作用。

由此可见，张先生虽然以理论大师闻名于世，

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却是非常实事求是的。与他在学术

问题上执著追求、一丝不苟的精神一脉相承，他对整

个国家的高等师范教育也是尽心竭力地起着担当作用

的。说他是新中国培养高等师范院校理论物理教师队

伍和奠定理论物理教学框架的先驱和领军人物，是理

所应该和恰如其分的。

4．张先生除了为进修班讲授了多门课程外，还

非常关心对学员们进行科研能力方面的培养。他先后

挑选并指导了 6 名 3 组学员撰写了三篇在当时可以算

得上是相当“前沿”的论文（按照教育部的文件精神，

并未要求进修班学员们在结业前撰写论文；只是在

1956 年掀起一股“向科学进军”的浪潮后，进修班内

曾有人提出，按照苏联当年实行的学位制度，进修班

学员结业后理应取得“副博士”的学位，学校领导也

曾一度表示可以考虑，但是后来由于“鸣放”和“反

右”运动相继展开，就再也没有下文了）。第一篇是

王德懋和许家奂二人合作撰写的《二元固溶体的配分

函数》，第二篇是丁厚昌和乔登江二人合作撰写的《面

心晶格的固溶体的自由能》，都发表在 1957 年《物

理学报》第 6 期上。第三篇是周昭仰和我二人合作撰

写的《朗道超流理论的二次量子化》，发表在1957年《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第 2 期上。张先生事先向我们二人

打过招呼，由于他感到这篇论文“分量不够重”，所

以不便同时在《物理学报》上发表。要知道这是我平

生参与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只要能够公开发表，

就已经感到心满意足了，哪里还顾得上是在什么学报

上发表啊！

说实在的，当时我们二人对于朗道的超流理论只

知道大概轮廓，至于究竟如何对其进行二次量子化，

还完全摸不着头脑。张先生除了要求我们对朗道超流

理论本身进一步学习、吸收和消化外，还专门指定了

几篇关键性的参考文献，让我们深入地研读。有时感

到还没有把握，就去张先生家请教，他总能很快就“一

针见血”地点到要害所在，使我们茅塞顿开，不仅进

展速度明显加快，计算起来也顺手得多了。等到我们

按时将计算结果整理完毕并写好论文初稿后，张先生

除了肯定我们的计算结果正确以外，还亲自动笔将我

们的计算步骤简化了一下，使我们叹服不已。等到

发表后，方才发现张先生作为导师，竟然没有署名，

我们除了衷心感激以外，更对张先生的高尚风格十

分敬佩。

5．1966 年 6 月，我国物理学界迎来了一次空前

的大好机会，在北京举办国际物理学大会，并由时任

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的周培源先生担任主席。为此，

各个领域的大师和精英们都作了积极的努力，准备在

大会上展示新中国物理学界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并与各国同行们进行交流和切磋。我国量子场

论和粒子物理学理论研究领域的奠基人张宗燧、胡宁

和朱洪元 3 位先生连同中国科技大学的几位教授共同

组成了“北京基本粒子理论组”，开展了强子结构模

型的协作研究，并且取得了很好的成果，准备在大会

上作专题报告。但在确定报告专题名称的过程中，意

见比较分散，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当时正值提倡以

辩证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来引领所有学科（包括自

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和发展方向，因此有不少

位参与讨论的学者都赞成采用“层子模型”的提法，

表示对于强子结构的研究并不只到“夸克模型”为止，

以后一定还会有更加深入一步（甚至“无限多步”）

的发展。在整个讨论过程中，张先生发言并不多，但

就在接近于确定以“层子模型”命名时，他却提出了

一个富有远见的疑问：“现在提出‘层子模型’确实

可以表示还有继续发展和深入的余地，但是等到将来

有朝一日真正发现了下一层的结构模型时，又该如何

命名呢？”一时间会场冷寂了下来，无人正面应对，

主持人只得宣告休会，下次再继续讨论。

万万没想到，这次竟是我看到张先生的最后一

面！三年多后就惊悉张先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

以致英年早逝。这不仅是我国物理学界的重大损失，

也使我们这些后辈感到无比悲痛。值得慰藉的是，恩

师张公在学术领域中的重大贡献以及在教书育人方面

的楷模风范早已并将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